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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街道树枝上悬挂的红红的灯笼，

想想新春又至，感慨万千。回望过去的一

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岁月静好，我心安

然。

每天骑着那辆陪了我多年的自行车，

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街头，上班、下班、购

物。于日出日落中看春华秋实，听燕语莺

啼，读蓝天白云，感受大自然的宁静超然。

抑或撑着雨伞，与风雨相伴，与冰雪为邻，

品世事冷暖，尝人生酸甜，悟人生的真谛！

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喜大悲，日子就这

样似流水般从我身边悄悄流过。

由于从小痴迷文字，我的工作也与文

字有关。起草文件、撰写材料等事宜不仅

繁杂，而且劳神费力，加上自己未经过专

业的培训和学习，做起来一直很吃力。但

不服输的性格让我更加努力，看书学习，

请教他人，现独自“裁缝”文字的能力已有

所提高，且还受到过领导的 N次鼓励与表
扬。作为一个“胸无大志”的普通人，我感

到很欣慰很知足。而相比较公文的枯燥乏

味，我则更喜欢敲击键盘，用无声的文字

涂抹心情。于是，旅途中的每一次感动，每

一次的忧伤，每一次的彷徨与挣扎以及那

些不期而遇的美好便被我串成了一条美

丽的珠链，装点了我的人生，也让我的生

活为此有了光亮，有了温度。

闲暇之余，刷刷微信朋友圈，看看公

众号文章，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和远在

千里之外求学的女儿视频聊天，分享着她

成长的快乐，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约三

五个好友在野外徒步，时不时小聚一下，

谈古论今，说说琐碎的工作，高兴的、悲伤

的，让郁结的心事于杯酒中于清茶里舒展

与融化；心情好时，摆弄摆弄家里花盆里

那些花花草草，尤其喜欢那些多肉的绿

植，嫩嫩的肉嘟嘟的，特可爱；去门前的小

菜园，松土种菜，施肥浇水，采食清鲜绿色

的蔬菜，好不惬意；周末也会和邻居一起

去菜市场买菜，也会因块儿八毛的钱和菜

贩子讨价还价，争执一番。妻子说我：“上

海男人真小家子气，俗不可耐。”哈哈，从

小在上海长大的我，如大自然中的一株小

草，庸俗渺小乃本色也。

俗话说，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因母

亲身体不好，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回老家陪

父母。褪去职业装，扎上围裙，给父母做顿

他们爱吃的饭菜，洗洗涮涮，帮他们整理

一下房间；推轮椅上的母亲在乡间小路上

走一走转一转，呼吸一下带着泥土芳香的

空气，于鸟语花香与落英缤纷中感受一下

四季的变迁和岁月的静美。

2026年春节就这样平淡无奇地一晃
而过，让我没有时间去遗憾。而已到来的

丙午马年，我也希望岁月静好，海晏河清，

我心淡然。

我又回到了小山村，那个

生我养我的地方，那个安葬着

我的爹娘，守护着我童年所有

的幸福宝藏，承载着我快乐源

泉的地方———我的娘家，一个

普通的小山村。想到这几句，

心头一热，眼泪便已在眼眶里

打转。

出走半生，我又归来了。

归来，依旧让我满心欢喜，从

心底涌起一股甜蜜的滋味。从

我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心就

被一种莫名的触动轻轻包裹，

我很开心，又一次踏上了回家

的路。

离开那个小村子已经很

多年，我已记不清自己回去过

多少次。可每一次回去，都像

第一次回去那样心动。我总觉

得，那个小山村，那个曾经爹

娘都在、有兄弟姐妹相伴的

地方，留给了我太多太多美

好的回忆。妈妈温柔的笑脸、

老父亲温暖厚实的大手、我

生命里许许多多的第一次，

这些都是刻在生命里不可磨

灭的印记。

家乡的记忆，永远那么美

好。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刻着

我快乐的童年时光；妈妈用

铁锅煮出的每一顿饭，都带

着人间最暖的烟火气；老父亲每次外出归

来，拎着的那个黑提包里装着满心满眼的

疼爱：秋天的苹果、桃子，春天的水萝

卜，夏天的小甜瓜……那些朴素的零食，

是我童年最奢侈的欢喜，也是一生都忘不

掉的味道。

我回娘家了。站在家门口的那条小河

边，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呼唤着母亲河。妈

妈已不在了，可那条河还在。每次回到这

里，望着潺潺流水，就像看见母亲一遍遍诉

说着对我的疼爱，我把手伸进河水里，仿佛

还能触到她洗衣时漾起的涟漪，像妈妈温

柔的叮嘱，也像我对着爹娘，

轻轻说出的藏了许久的思念

……

流水潺潺，把我的念想带

走了一遍又一遍。年年岁岁，

川流不息的小河就这样一直

流着，也一直牵挂着我的心。

不论我走到哪里，走得多远，

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归来。

这条河记得每一个离开

的人，也迎接每一个归来的

人。它从山中发源，穿过村庄

的肌理，最终汇入远方的水

系———像极我们这一代人：从

村庄出发，散落进城市的人

海，却总在某个时刻，被记忆

的暗流带回源头。

这些年，村里添了不少新

楼，一些老屋也渐渐空寂。年

轻人多在外奔波，只在年节

时，才带回短暂的热闹。河边

的槐树依旧，大槐树下只是少

了往日纳鞋底的身影，时光悄

悄把熟悉的场景，收进了安静

的记忆里。

可当我蹲下身，依然能闻

到泥土在夕阳下蒸腾的气息，

能听见风穿过竹林时，与三十

年前毫无二致的沙沙声。那些

真正重要的东西———土地的

温度、流水的节奏、天空在四

季变换的颜色———它们还在，沉默地守着

这片山水，也守着我们最初的身份。

我是从这片土地长出的孩子。无论走

多远，身体里始终流淌着这条河的血脉。归

来，不只是回到一个地理的位置，更是回到

某种生命的常数，回到风雨变迁中不曾移

动的坐标。

回到那个有我的根、有我的魂的地方，

回到我生命最初的起点，去触摸、去感受那

份最纯粹、最原始，也最永恒的爱。

我是故乡的孩子，永远都是。无论走多

远，终究要归来。归来，便是心安！

正月初一，姐夫驾车，拉着姐姐，从

千里之外的省城，回到了我们这个偏僻

小山村给岳父岳母拜年。

姐夫是个拥有万人企业的钢铁“大

老板”，由于企业生产管理繁忙，姐姐

和姐夫已有三年没有回来拜年了。过

年，都是走快递“见物不见人”。这次

亲自驾到，姐姐和姐夫拉来了不少的年

货，且档次较高。全家人高兴得不亦乐

乎。姐夫不仅会说话，而且出手大方。

他给岳父岳母买来了价值不菲的助听器

和老花镜，给我这个小舅子买来了高档

新版华为手机，同时还给在村里当妇联

干部的老妹妹买来了价值不菲的“彩

貂”。

每顿年饭，都有茅台和五粮液酒，村

里一些与我家关系不错的乡亲们，闻讯

后也赶来蹭好酒喝、抽大中华烟，他们都

十分羡慕姐姐和姐夫。

豪爽大度的姐夫，还做出了一个惊

人的决定：让村里无业的青壮年劳力，去

自己管理的钢铁企业上班，每月工资有

五六千元。这喜讯顿时在村里传开了。

初一晚上，他让我把村书记请过来，

边吃边喝地表示：决定出一笔钱，改善一

下村里的基础设施。村书记高兴得不得

了，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姐夫真心诚意地

说：“当一名新时代的企业家，应该体现

点儿社会责任，没有乡亲们的养育之恩

和大力支持，哪有我的今天？”

姐姐和姐夫这次来拜年，不仅我们

全家人喜出望外，全村更是奔走相告，整

个小山村一片沸腾……

正月十五一到，年就算走到了尽头，

像是一场热闹的大梦，从除夕的爆竹声

里醒来，在走亲访友的笑语中绵延，最后

落在元宵节那一盏盏亮起的灯上。我站

在村庄的夜色里，看灯火一盏盏亮起，忽

然觉得，人间所有的悲欢都被这温柔的

光轻轻拢住了。

过了元宵夜，日子便要重新回到春

耕、忙碌、奔波的寻常轨道。农人收起了

春联，孩童收起了剩下的鞭炮，连村口那

棵沉默了许多年的老槐树，都在朦胧灯

火里静静伫立，仿佛在细数这一年的光

阴。我总觉得元宵节的灯，从不是为了添

几分热闹，而是为了轻轻照亮人心，让在

外奔波、劳碌了一整年的人，在暖黄光影

里看清自己，看见近在眼前的家，看见无

声无息慢慢流走的岁月。

村庄的花灯不似城里那般璀璨夺目、

造型繁复，却自有一番洗尽铅华的朴素暖

意。屋檐下挂着的红灯笼，大多是母亲亲

手扎的，细细的竹篾做骨，薄薄的棉纸糊

面，没有精致的花纹，却透着一股踏实的

温柔。风一吹，灯笼轻轻晃动，暖光透过棉

纸漫出来，把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一

明一暗，一摇一曳，像岁月在缓缓呼吸。巷

子里偶尔有人提着灯走过，小小的灯笼在

夜色里划出一道温柔的光，灯光拖出长长

的尾巴，照亮彼此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没

有喧嚣，没有拥挤，只有灯火静静流淌，把

人间最朴实的烟火气，酿得温软绵长，让

人一靠近心就不自觉地软下来。

我总觉得正月十五的灯是有灵性的。

它不像白日的太阳那样热烈霸道，也不像

夜晚的月亮那样清冷孤寂。它是真正属于

人间的光，是从人心底生出来的暖。一盏

灯守着一个家，一团火暖着一颗心。厨房

里锅里的汤圆在沸水中翻滚浮沉，像极了

人生里起起落落的日子。一口咬下去，软

糯香甜，从舌尖一直暖到心底。这小小的

汤圆，盛着团圆，裹着思念，藏着牵挂，是

人间最朴素，也最难得的圆满。一家人围

坐灯下，不必说太多客套的话，不用刻意

找话题，只静静地吃着汤圆，听窗外的风

轻轻拂过灯影，看暖黄灯火映着彼此熟悉

而温暖的脸。此刻所有在外的辛劳、漂泊

的疲惫、生活的委屈，都在这一盏灯、一碗

汤圆里被轻轻安放、慢慢抚平。

我常想人间最好的光景，大抵就是

这样。不必繁华耀眼，不必喧嚣热闹，不

必追求遥不可及的荣光，只要灯火可亲，

家人相伴，便是流年里最珍贵最深沉的

安暖。人间匆匆，流年似水。多少人来了

又去，多少事散了又远，多少繁华落尽，

多少喧嚣归于平静，唯有这灯火年年元

宵，岁岁点亮。它照过祖辈们辛劳的身

影，照过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将继续

照亮往后一辈又一辈人的脚步。

学校放假的第

二天，我到作协办

公室值班，顺便处

理一些手头上积累

的事。没过多久便

有会员文友来访。

最先来的是两位年

长的文友，都是年

近七旬的退休老

人，说起心头热爱

眼里依然闪闪发

光。聊到热爱的文

学，他们能从少年

时沉迷于看小说讲

起，到青年时因为

文学这一爱好，因

为出彩的文笔而收

获的机遇，再到如

今退休后，也因为

有一个这样的爱好

而过得内心充实。

坐在对面娓娓

诉说着过往的他

们，表情生动得像

孩子。其中的一位

长者不仅有着对文

学的热爱，近几年

还爱上了采茶制

茶。他独自一人踏遍了远近山野采野茶，从

学习认茶辨别茶叶的好差，再到自学制茶

工艺，手艺日渐精进，做出来的茶是越来越

好了，内心也越来越丰盈。我借机劝他：“把

那些采茶制茶的经历认真写一写，都是好

素材啊！”换来他轻笑回应：“近些年都没怎

么写了，暂时没有动笔的念头，等过些日子

看看。不过，这采茶和制茶的乐趣是真的是

妙不可言啊！”说罢，他从自己的小包里拿

出了一小包自封口袋装的茶叶，目测里面

装着约两三泡的茶叶量。然后开始如数家

珍般地说起了袋中茶叶的来历和自己如何

制作的过程，结尾不忘补充道：“这些茶叶

都是做来自己喝的，毕竟我这半路出家的

制茶工艺还不是很成熟，而且现在野生的

茶叶真是越来越难采了。”

我一边烧水泡茶，一边听着他们的闲

聊。两人皆是眉目染笑，神采飞扬，看着这

般模样的他们，忽然心生许多感动，跟着有

了感慨：人这一生，还是得有一样热爱着的

事物才好啊！

想起前几年在社区公益学堂教学时认

识的几位长者，他们也是各有所好，有人痴

迷书法日日勤练，有人广场舞跳得精彩，有

人二胡拉得很入迷，还有人精通快板与葫

芦丝……还有位老人家，有一次课间时与

我闲聊，说他年轻时就因为对音乐的痴迷，

才得以从普通岗位调到了厂里的文宣部

门，一做便做到光荣退休。然后老人感叹着

说：“几十年的工作时间，为工作而工作，与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感觉真是太不一样了，

人还是要热爱一门，专精一门啊，不仅谋了

生，也充实了内心。”希望我们带的这些孩

子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

边上的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我却心

有感触。我自己何尝不是心有热爱的受益

者呢？从少年时的热爱文学，到青年时因为

这份热爱而努力去参加自考汉语言文学。

因为多年坚持阅读写作，后来想转行从教，

顺利考取教师资格证，站上了三尺讲台教

自己喜欢的语文，这何尝不是对文学热爱

的另一种延续呢？

教书数年后，有一次电话里与母亲闲

聊，聊到工作的事，电话那头的母亲对着我

感慨：“这人哪，一辈子吃哪一碗饭真是注

定了的，像你吧，转来转去，还是做了你想

做的老师。”电话这边的我听了，跟着母亲

一起轻笑着。母亲没有念过书，和她说心有

执念与心怀热爱这样的词句她未必能听得

懂，但她话里的深意我是懂得的。

感谢那份热爱，让我们跨越山海，历经

辗转，最终都活成了自己热爱的模样。

总有一些情景，清醒时模糊如雾，到

了梦里却变得格外清晰，像老式相机拍

出的旧照片，边角已泛着黄晕，在昏黄灯

光下却能显露出细密纹路———那是梦深

处的褶皱，藏着那些不愿褪色的人与

事。

你说梦是轻盈的，如晨雾漫过窗台，

抓不住，也留不下。但总有些梦偏要沉在

最深处，像河床里的鹅卵石———它们正

是那些旧照片里最清晰的纹路，被岁月

流水打磨得温润，却始终在心头轻轻硌

着。或许是某个午后的街道，阳光斜斜落

在身上，你转头时，恰好撞见我眼中的笑

意；又或许是雨夜的站台，伞边滴落的水

珠打湿了鞋尖，汽笛声冲破雨幕，而想说

的话终究没能越过那片水汽朦胧的距

离。

这些画面在清醒时是碎片，散落在

记忆角落，被日常喧嚣掩盖。可一旦进入

梦中，它们便会自行拼凑，连细节都分毫

不差：那时穿的蓝布衫袖口磨出的毛边，

对方说话时轻轻晃动的食指，甚至空气

里飘荡的槐花香都真实得仿佛一伸手就

能触到。仿佛那不是过去，而是另一个正

在发生的当下，我们站在时间的褶皱里，

既在现在，又在从前，那些被日常喧嚣打

散的碎片，在此刻重新咬合，连最细微的

痕迹都不曾遗漏。

醒来时常常有些发愣，枕边或许还

残留着梦里的温度。窗外天色渐渐亮起

来，梦深处的一切开始消融，像糖块溶在

温水里，最后只剩下一丝若有若无的甜。

我们终究要回到现实的晨光中，只是那

些沉在梦深处的碎片———蓝布衫的毛

边、晃动的食指、槐花香———早已悄悄融

入生命的肌理，它们是我们走过的路，爱

过的人，是让我们回望时，依然能看见自

己最初模样的镜子。

这些最深处的片段，本就是我们舍

不得遗忘的部分，早已跟着清晨的微光，

悄悄地钻进了生命的缝隙里。或许不必

追问梦的意义。它们在夜里生长，在清晨

隐去，却始终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提醒

着我们，曾经那样认真地活过、爱过、期

待过。

2月 13日，川煤集团唐家河煤矿举办“骏马平安

路，新春奋进年”新春游园活动。活动传递工会关怀，

凝聚团队力量，点燃新春激情。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项目“公鸡下蛋”和“赶马入

厩”点燃热情，各分工会选手们协作比拼，滑稽动作与

专注神情引得观众阵阵欢笑与喝彩。两项比赛的第

一、第二、第三名分获牛奶、大米、牙膏礼包等奖励，参

与者均获纪念奖一份。该活动不仅用百余份实用奖品

传递了工会温暖，更让职工在轻松互动中舒缓压力、

增进亲情、凝聚团队精神。 唐丽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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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风中种一树繁花

站在最熟悉的山顶

昨夜的一场春雨

洗尽铅华，醉染九龙山

眺望远方，青山更青

被绿意包裹的采气小站

花色酿成的酒，也让春风举杯沉醉

在这明媚的春光里

红杜鹃可以忽略不计

她深红的心事

一直遮遮掩掩

而石油人的脸

像迎春花扬起明亮的笑

在采气小站的王国

你对每一根管线

都深怀敬意

有爱，就会种下

春暖花开

和石油共处的每一寸时光

踏上九龙山的土地

从车窗内望出的眼神

沉浸了太多欣喜

道由白云尽，春与清溪长

绿色的气田，欣然扑入胸怀

春雨后的井站，明亮如洗

忙碌的身影，与日光相向而行

一滴一滴的汗水

从石油人的脸庞淌下

撼不动他们的欢乐

我闻到了石油的芬芳

和所有云朵的脚步

在这淑气融融的大山里停驻

用一生的时光用力抵达的

是石油人生生不息的

梦想与坚持，这些血液里

流淌着热爱的采气人

默默坚守和

石油共处的每一寸时光

从春天的一条山路出发

装满春色

石油人

从春天的一条山路出发

巡管前行

听见一支支优美的曲子

来自弹跳在枝头的鸟雀

技艺的鲜活，存在于天地之间

脚步叩响空山

踏上铺满落寂的枯叶

一种柔软从脚底传来

仿佛踏在堆积的时光上

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

生动地映射在那张脸上

汗水覆盖的脸，有着岩石的纹理

它是那样的坚韧

你走过的脚印

掩藏着一种力量

力量的维度

对应着八百里九龙山

对应着一片星河

这里有最亮的那颗星

春风又绿九龙山

一阵暗香浮动

满山的樱花，绽放于九龙山

每一朵，都燃烧春雪

每一枝，都流淌清澈

大地的画布上

春天已聚出影子

一粒春潮，开始在花径漫游

阳光的影子里

身穿红色信号服的石油人

和汗水不停地打起了照面

在川西北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地上

矢志不渝寻找大场面、建设大气田

细数豪迈誓言

都将不忘初心、继续向前

又是一年花开时

春风又绿九龙山

一切流动的事物

都在季节预设的秩序里

我看见

石油人手心里的花朵

在春光下温柔绽放

写给新年
姻 曹平

姐夫“拜年”
姻 许贵元

梦的深处
姻 关天祥

灯暖人间醉流年
姻 杨丽丽

新
春
游
园
聚
合
力

石油人之春（组诗）
姻 廖光明

心
有
热
爱

姻
胡
美
云


